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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市，老街“巡司巷”早已踪迹全无。殊不知在早
年间，它却是沙市作为市镇而存在的巡检司衙署所在地
——据历史记载，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的沙市巡检，叫
范应瑞，是位列九品的朝廷命官。

巡司巷是条南北向的街巷，它北接中山路，南达荆江
大堤的轮渡码头，全长不到200米。在6岁那年，我家迁
入巡司巷。那时巡司巷的名称已经改作中山横街了，而
我家租住的这座宅子，就在街内老巡检司衙署的隔壁。
巡司衙门是改建过的，旧建筑形制早已荡然无存。它坐
西朝东，正对着中山后街（早年间叫夹贵街）。记得2000
年荆州聘请全国名城保护委员会的专家来审定“名城保
护条例”，华中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张良皋教授说，他说：
明清两朝的地方官衙署，在大门前通常皆为“丁”字街，为
的是一旦发生武装攻击事件，卫队便于保护侧后方不受
冲击。现在看来，沙市巡司衙门正处在的交岔点上，就是
这个道理。

明清两朝，沙市作为口岸市镇，设立巡检司的目的就
是为了弹压歹徒骚动，维护地方治安，所以在这方地面
上，巡司衙门就是地方官最高衙署的所在地。清雍正七
年（1729年），因此地正当长江渡口，商贸发达，市廛繁华，
更兼人口稠密，五方杂处，社会治安问题愈来愈突出。于
是朝廷敕命湖广行政，将荆州府通判厅从城内迁出，移至
沙市办公，巡司衙门这才降格成为基层办事机构。

巡司巷老街正对着长江渡口，长年间人来人往，非常
繁华。一条街长不到200米，却设有旅社、货栈、酒店、百
货店、服装店、日杂店、伞铺、丝烟铺、理发铺、铜匠铺、雨靴
铺、酱园等二十多家店铺，一家家生意红火，热闹非凡。那
一条青石板铺设的长街，被人们的鞋底板磨得光滑铮亮，
隔三五年就得请石工来錾凿一遍，以防路人滑跌。

巡司巷的众多店铺，最令人称奇的就是雨靴铺。旧
时代，橡胶是我国的稀缺物质（那时塑料好像尚处于实验
室阶段），胶底的力士鞋绝对为奢侈品，人们多穿布鞋，故
逢到雨天根本没法出门。店铺的匠人们用木板做或屐状
底，再用帆布制成靴伏鞋帮，密密地用小钉钉在木底上，
然后在靴帮上刷涂桐油使之防水；由于一遍又一遍的桐
油浸渍，故靴帮阴干后坚韧犹如牛皮。这种靴的靴底本
用木条垫高，再钉上铁制倒圆锥体的靴钉，穿上后便使人
于倏忽间即高过两寸，所以当年穿雨靴不啻练高跷功，脚
底下的“桩子”自然特别地稳。由于制作工序繁复，故雨靴
作为商品其价格自然不菲，进入家庭后往往便成为这户人
家的传家宝——若是养护得好，穿上三五代人是常事。

巡司巷还是沙市人入夏看水的绝佳去处。每到太阳
落山之后，各处的人们络绎不绝地上堤看水，一则是图江
风凉爽，来这里看看水情变化，稍带着也乘了凉；再则此
地早在清末便修建有一段坚实牢固、平整美观的青石驳
岸，便于人们伫立江岸，引首远眺。

清咸(丰)、同(治)年间，荆江水患愈演愈烈，而朝廷内
外交困，四顾不暇，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整修的荆江堤
防，于是只有任凭洪水肆虐，糟践两岸生灵。沙市商户云
集，财力略丰，广大商民因饱受水灾之苦，故众人同仇敌
忾，在堤防修培上竭力尽心、乃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
采用官建民助方式，集资整修二郎门至九根桅的堤防计
五百丈长。施工时先是靠岸抛填毛石，以奠堤基；再以三
合土充填堤身，并层层夯实；另于迎水面则采取垒砌护坡
石岸的工艺，增强堤岸的抗水能力。这护坡石岸共分四
层，每层约五尺高、五尺宽。当工程告竣时，全市商民万
人巷空，全都前来参与这一盛典。史称其“一时游人、估
客、耆老妇瑞靡不额手称庆，载道欢声，以为此固百世之
利也。”事后，荆州府知府舒惠还特撰《新修驳岸碑记》，立
石于沙市巡司巷堤头，以记其盛。

1929年7月8日上午10时许，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巡
司巷下首的江堤驳岸被日清公司的客班船“信阳丸”撞开
了一道大裂口。据堤工部门现场测量，这道破口长达14、
5米、宽7米余，深3米多。此事发生时，正当长江夏季洪
汛已至，市面上人心惶惶，流言纷起。荆江堤工局局长徐
国瑞闻讯，火迅照会日本驻沙领事，于次日上午10时会同
日驻沙领事官崛内孝、日清公司大班北岛静等赶赴现场，
查勘损坏情况。徐国瑞同时发电向湖北省政府汇报，并
提出四条郑重声明，要求追索赔偿等事宜。日清公司的
全称为“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是1907年由日本邮船、大
阪商船、大东汽船会社和湖南汽船会社等四家航运企业
合并而成，主要从事经营中国长江流域和中日沿海的航
运业务。“信阳丸”排水量为4200吨，在长江客轮当中，应
为大吨位的船只。对这次大船撞岸一事，人们强烈呼吁：
当洪峰迭至之际，“信阳丸”给沙市造成这么大的危害，绝
不能让日本人一走了之。

前一年，因“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
中国，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不久即
发生蒋、桂战争，随即又是蒋、冯开战，而山西的阎锡山又
受蒋介石指使，寻机囚禁了冯玉祥……日本政府见中国
国内的事情闹得一团糟，故意对此事一拖再拖，有心让时
间一久、此事便不了了之。可湖北的武汉、黄石、宜昌，连
同上海、南京、芜湖、万州与重庆等长江沿线的港口同仁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一再要
求方日方赔偿，否则，将阻止日清公司的轮船进港。在这
种局势下，日方拖至1930年元月16日，终于同意赔款
1500洋元给沙市修复驳岸。

事后，沙市民众曾在巡司巷堤坡上，树立了一方《日
清公司赔款碑文》，以记其事。试想，自1896《马关条约》
签订以来，中国对日外交实可谓屡屡受挫，乏善可陈。“信
阳丸事件”虽索赔款不过区区1500洋元，但它真切地表
达出沙市民众不甘欺凌、共御外侮的坚强决心与不屈意
志。这方石碑虽经沙市沦陷而亡其所踪，但此事应当永
远铭刻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的社会档案中。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巡司巷设立工人俱乐部，成为当
对全市最为繁华的公共娱乐场所。在这里，有彩灯闪烁
的舞厅，宽敝静谧的图书阅览室；公共大华浴室，以及一
座中型歌舞剧场。那时，从侧门往后走，是个灯光球场，
夏秋两季，每逢周六、周日都会放露天电影，在这里，我看
过当时堪称稀奇的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令人大
饱眼福。

沙市的巡司巷历史十分悠久，它至少见证了地方上
六百年间的历史发展进程。如今，它虽然已经残妆褪尽，
了无踪迹，但它那古朴、灵动的社会风情，依然令人难以
忘却。

中国最古老的黄金货币中国最古老的黄金货币———郢爰—郢爰
□□ 张卫平张卫平

江
津
风
物

文物荆州

1971年，考古人员在荆州古城以北的纪南
故城附近出土过一块重17.5克的楚国金币。其
实，楚国金币在楚地出土了很多，不过，与其他文
物完全不同的是，在楚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过金
币。甚至，连楚王的墓中也是如此。

专家由此推断，当年楚国的法令是禁止金币
埋入地下的，换言之，就是要求金币必须进入流通
环节。

纪南城是当年楚国的首都，因在纪山之南而
得名纪南城，也称郢都、南郢、纪郢。西晋学者杜
预在《左传》注释中始将郢都改称纪南城。

按说，王城脚下管得更严，为何却有人能违反
法令将金币偷偷埋在地下呢?这，还要从楚国灭亡
前后的形势说起。

楚国灭亡之际，秦将白起率60万大军杀入楚
国，战败的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战乱之中，逃命
要紧，一大批无比珍贵的楚国金币就在战火之中
或遗失、或散落、或埋入地下藏了起来。

不过，历史学家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据考
证研究，楚人还有着与中原完全不一样的墓葬文化
与储蓄方式。据史书记载，“储蓄”一词始于战国时
期。当时并无银行，其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窖藏”，
也就是说把黄金盛放在陶器里存放到地窖或埋入
中地下。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东汉前后。

在中国，货币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发
现证明，楚国不仅仅是最早铸行金币的，也是中国
最早铸行银币的。

考古学家后德俊先生说：“令人惊奇的是，楚
国人不仅制出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黄金货币郢爰，
而且也制出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白银货币。这两
种货币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使用贵金属货币的先河，
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中也是仅见的。”

黄金是世界上最罕有金属。所以，春秋战国
时期楚国的黄金货币仅仅只有拇指盖大小，金黄

锃亮，上面有清晰的“郢爰”字样。据说，目前官方
定价一枚1亿元。

如果按照制造工艺命名，古代的黄金货币，又
名印子金，或称金钣、龟币。印子金是因金钣上铸
有方形的戳子而言。

楚国曾流行有一种有铭文的金钣（版）。这种
金钣，大多呈方形，少数呈圆形，上面用铜印印为
若干个小方块，看似乌龟壳。完整的重约0.5公
斤，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金钣上的铭文有郢
爰、陈爰、专爰、卢金等等，习惯上被称为“爰金”或

“印子金”。
这些黄金货币，是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在楚

地湖北、安徽、陕西、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均有发
现，尤其以“郢爰”为多。

“郢”是楚国的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
位。郢爰，就是楚国的金币。据考古资料显示，我
国出土的先秦黄金货币都是楚国制造，多年来，先
后出土了4万多克。

为什么楚国会拥有如此众多的黄金货币?专
家认为，这是因为楚国地域广大，拥有大量的黄金
资源，楚人又了解黄金的物理特性，同时掌握了开
采、冶炼黄金的技术，并制造了具有公信力、容易
操作的称量黄金的精密衡器。通俗地说，这个衡
器如同今天广泛使用的人民币点钞机。

说到黄金，在西汉刘向编辑成书的《管子·轻
重甲篇》中记载有管仲的话，说是“使吾得居楚之
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管仲的
话，并非空穴来风。

据文献记载，楚国的黄金产地主要有四处，
即：丽水(广西漓江或云金沙江)、沮漳河（鄂西一
带）、洞庭（湘西北一带）、汉中（陕西汉中一带）等
处。而在楚地，也发现了很多套用于称量黄金的
精密衡器——天平砝码，它包括天平杆、两个天平
盘和环形铜砝码，无论样式还是原理都和今天我

们熟悉的天平秤类似。
其中，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当属1954年从长

沙战国楚墓和1983年从荆州九店战国楚墓出土
的天平与砝码。其结构原理和使用方法，都与今
天的等臂天平相同。

楚国富了，有人就眼红了。
一个国家，如果只富不强，注定会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楚国就是一个例子。秦军杀来，士兵占领
了郢都，战车拉走了一车又一车金币、银币和铜
币。于是，秦始皇有了包括楚国在内六国的财宝
做后盾，也就有了车同轨、书同文的财力资源。他
还下令废除了各国的旧币，以秦币为基础推行新
的货币制度。新铸的秦朝货币——“秦半两”，形
制仿玉璧纺轮的圜钱形制而来，方孔圆形，逐渐成
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

战国末期楚国阴阳学家楚南公曾说过一句
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短命的秦朝被楚
人推翻。这句话，用在楚国的金币上也是如此。
公元前223年，楚亡于秦，楚国的钱币失去了生存
的条件，然而，在被秦灭了的楚地却在方方面面都
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不但在秦始皇时代，直到
西汉中期，楚国的金币仍占据着市场流通的重要
份额。按照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先生
的话来说，就是“在汉武帝继位前后的那些年代
里，是楚灭亡以后楚国黄金货币爰金的又一个黄
金时期”。

一个灭亡国家的货币，居然躲过了秦朝“统
一”的专制，延续到了西汉，真是一个惊人的奇迹。

楚人用金银当流通的货币，至少说明楚国黄
金已经累积到相当的程度，再联想到楚国的国都
纪南城，这个有着30万人口、当年世界上最大的
大都市，商业繁荣、贸易量巨大，金币的需求量相
比更大，足以说明了那个时代荆州的富庶，堪比当
今的“北上广”乃一线城市也。

1974年，考古人员从河南扶沟古城村的楚墓里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这批银铲币的发现证实，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银币实物也是出自楚国。

理发是头上大事，马虎不得，虽极平常，
也须慎重。头发、头型代表精神风貌，体现
时代特征，折射出城市记忆、民俗文化、风土
人情，更彰显着美好追求和历史变迁。

江汉平原物产丰饶，商贾云集。几千
年的发展史，也是头发不断变化的历史。
从披头长发过度到挽髻，从随心所欲到梳
理头发，从无心打理到追求美感，人类经历
了漫长岁月。沙市理发业作为谋生的手段
并成为一个行业，是清朝以后的事。那时
规定，男的除了后脑勺留下巴掌大一块蓄
发梳辫外，其余的头发连同胡须统统剃
光。强制推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沙市人称之为“圈头”的样式就这样被推
广，理发担子虽也多了许多，但自己的头自
己终究做不了主。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
醒年代》里，有一段画面记忆深刻，张勋复
辟帝制，北京城到处是头上亮光光的辫子，
假长辫挂在街头招摇过市，许多人身穿青色
长跑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骆
驼缓缓移步，风沙漫卷古都，一幅苍凉、悲
哀、颓废、战乱的场景，让人为之思变。

理发业与社会、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理
发人的成长始终与家运国运相伴。据《沙
市文史资料》记载，清乾隆年间，沙市彭姓
襄阳人开设了“彭记理发店”。民国建立
后，人们剪掉了辫子，头上之事变得复杂且
繁忙起来，理发担子忽然增多，固定理发店
迅速发展，那时手推剪还是稀罕物，一般市
井百姓还不敢用这种“机器”剃头。

民国 17年（1928 年），沙市理发店 8
家，理发担子150副，从业人员460人。除
东洋头（平头）、西装头、俄国头（球型头）等
新兴头型外，大多仍停留在剃“和尚头”的
水平，普通人理不起像样的头，只能匆匆了
事。理发店最大的变化就是将传统的木凳
改为木折叠椅，趟在上面，一下子让人舒服
了许多。达官贵人、商号老板专请师傅提
着箱子上门做“包活”。后来又有店铺到上
海邀请了扬州师傅来沙市合伙开店，“新华
店”是最早的。扬州师傅带来的10把最新

式的铁铸转椅、48英寸配套大磨光镜等设
备，提高了沙市理发行业的技术含量，剪吹
西装头，火钳烫发也开始流行。上世纪二
十年代，沙市理发行业也分为十三帮，大都
以理发师傅的出生地划分。沙市、江陵的
大帮，澧县、安乡、公安、石首的澧帮，襄樊、
荆门、当阳的襄帮，汉口、武昌、汉阳帮，江
苏、浙江的下江帮等等，其中以下江帮的手
艺最好。十三帮各推一名坐头成立行帮
会，再推举两名正副总坐头，负责处理行帮
事物，维护行帮利益，调解帮会矛盾。最先
设白玫瑰理发厅，1937年又开了“中央理
发店”（在今杜工部巷口）。到1949年，“东
亚”（现中山路碧绿春茶叶店处）“南京”“大
观”“万国”曾名噪一时，只不过“南京理发
厅”生意最好。

理发是技术活，过去理发师傅地位低
下，生活清贫，经常遭到地痞流氓欺负，而
且学手艺很不易。拜师学艺要签“字据”，

“三年中生病吃药，车前马后，跳河落井，概
由自己负责”。学简单理发尚可，要想学烫
发简直不可想象，完全靠自己琢磨钻研，师
傅也得保住最后的饭碗。还有的靠理发不
能养家糊口，只能在外为别人看门，当保
镖，要不就是凭手劲做按摩养家。

解放初期，社会风气提倡简朴，沙市理
发从业人员减少至200人。据《沙市市志》
（1999年版）介绍，1954年，由一些有劳资关
系的南京、一乐也、新美、佑记、大光明、长生
堂等九家理发店，组成南京理发互助组，分
设36个门店，随着烫发的时兴，理发业应接
不暇。1985年，沙市的南京、沙厅、长虹、江
汉、红星理发店生意红火，加上广州、温州、
武汉迁来的理发厅，新设的24家发廊，还有
机关、工厂、公司的理发室，沙市理发行业异
常火爆，理发师傅近千人。冷烫、热烫、药剂
烫、热吹工艺、新式染烫技术逐渐推广开
来。男发经过吹、烫，有了波浪、螺旋、鸭子、
飞机、包头等形状，女发更是多样，学生式、
青年式、劳动式、运动式、家庭式、凤凰式、孔
雀式等，师傅忙到晚上12点都不能歇息（见

《沙市市商业志》1987版）。
其中有一段往事十分

有趣。内荆河畔，所在的
知青点依堤而建，前有炊
烟缭绕的农户，背靠波光
粼粼的河水，充满诗情画
意。生活却很单调枯燥，收工后无所事事，
于是男生都学剪发，你帮我理，我帮你理，
工具也很简单，一把推子，一把小剪，再加
一把梳子，一条围布。大家吃完晚饭，就坐
在门口，望着谁谁的头发有点长，硬是拖来
剪了，也不论水平怎样，反正都不出远门，
管它呢。

后来，对面农户的四个小孩经常过来
玩，我们也时常给他们好一点的菜，其实并
不怎么好，总是香干子、醋溜白菜、鸡蛋汤
之类的，品种少，油很多，比农民家的伙食
稍微强些。这下好了，孩子们成了男生提
高理发水平的试验品了，今天你来一下，明
天我来一下，孩子们的头发永不见长，因为
隔不了几天就被拉来剃了，而且发型千奇
百怪，家长也不怪罪，只当好玩了。从此，
我们就盯着孩子们的头发，总盼望快点长
出来。记得那是双抢（割早稻、插晚稻）时
期，特别忙碌，每天很早就下田，中午由炊
事员送来饭菜，大家田头吃，喝沟里的水，
树荫下短暂休息。闲聊时，小张说起孩子
们有几天没剃头了，男生们纷纷应和。说
着无意，听者有意，下午干活时，小李突然
请假，说是闹肚子。收工后，远远的，望见
那四个孩子头皮光光的，小李拿着剪子在
旁边嘿嘿笑，真是，太有心机了。我们一起
哈哈大笑。看来又要等几天了。

头上的事虽算不了什么，但人们越来
越看重。许多年来，沙市的理发店有高档
的，中端的，更多的是路边小店，方便实用，
价格便宜。记得中山路、北京路、胜利街、
红门路、解放路都有很好的理发店，中山路
的南京店、工艺美术大楼旁的店、北京路江
汉路交汇的江汉店，生意都特别的好。后
来，街头挑担子理发的少了，便河东路早前

有三个小摊，沙市商场处原先有理发担子，
再后，大庆路与太岳路交汇的大桥下，也有
挑担师傅摆摊。还有，剃头挑子一头热，原
来这热指的是一头有烧热水的炉子，另一
头放的是理发家什。如今，要想在街上见
到剃头挑子，那真是如获珍宝。

眼下，男士理发很简单。女士的头就
难弄多了。光洗和吹还算简单，假如要洗、
剪、烫、染全套，不花三四个小时根本下不
来。选择发型、裁剪头发、分区上药水、上
杠卷、烫发机加热、拆杠卷、整型，光坐在烘
干罩里就得花小钟头，真难熬啊。人们只
见有男士陪逛街的，陪吃饭的，陪看电影
的，却没见有男士坐在理发厅陪着烘干的，
可能要么去转悠了，要么就根本不来，没那
份耐心呢。这不，光发型风格，就分复古、
非主流、日系、可爱、淑女、韩式、森女、田园
式。从发型类别，就有扎发、盘发、蛋卷发、
花苞头、梨花头、荷叶头、丸子头、自然卷、蘑
菇头，还有什么蝎子辫、麻花辫、鱼骨辫、脏
辫等等。生活好了，女士格外爱美，风姿绰
约的身影，异彩纷呈的发型，昂首挺胸的步
态，筑起城市靓丽的风景线，令人目不暇接。

说起旧时理发，不得不提王尚静，王先
生1919年出生，沙市南京理发厅理发师，
《沙市市商业志》中记录的唯一一位理发名
师，1933年便在武汉学艺，1950年来沙市
定居。王老先生勤于钻研民族发型，根据
顾客年龄、职业、脸型、爱好和不同季节，梳
理出20多种朴实、大方的发式，对常见的
软发、硬发、皮发、沙发、绵发的理、烫，都能
挥洒自如，其理烫的发型保持时间长，美感
强，深受大家喜爱。

1978年，湖北省商务厅授予王尚静特
级理发师职称。

头头是道
——沙市理发业的变迁与记忆

□□ 罗星航

岁月拾零

沙市巡司巷、中山横街 （赵楚辉 摄）

在 中 国 ，货 币 有 着
4000 多年的历史。考古
发现证明，楚国不仅仅是
最早铸行金币的，也是中
国最早铸行银币的。1974
年，考古人员从河南扶沟
古城村的楚墓里出土了
18 块铲状银币。这批银
铲币的发现证实，我国迄
今发现最早的银币实物
也是出自楚国。


